
友恭歲月話滄桑

文字│友恭學校末代校長鄧永成

青山毓秀，鱟海流長……我們要奮發圖強，我們與日月同光。

昔日友恭學校集會時，學生齊唱校歌之雄壯聲音陣陣湧現在耳旁。

友恭學校自一九三零年度開辦非牟利小學，至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止，經歷六十六載，

為學童提供基礎教育，貢獻良多。可惜社會環境變化，第六十一屆小學生畢業後於一

九九六年九月停辦，學校運作全部結束。

一九三零年度，熱心教育諸公，以鄧友恭堂後面之建築物為校舍，創校招生，為友恭

學校之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一度停辦。一九四四年由張氏一家人接手全義

務教學，慘淡經營數載。一九四八年重新註冊，各村耆老出錢出力，群起贊助，增闢

友恭堂上座兩旁等，以增加課室，拓祠堂前面空地為操場，購置枱椅教具，制定校服，

設奬激勵，加以申請政府資助等，校務因而復興。

一九五二年教育則例施行後，政府大量津貼經費及訓練師資，本校得各紳董鼎力協助

及校監鄧紹袞先生領導下，闊校園、增課室、擴班級、減學費、設助學金、擴設備，

校務從此納入正軌。

一九五八年增至十一班，一九六二年增至七百五十人，六級十八班，分上下午班授課。

一九六四年遷入新生村新校舍後，開設廿四班，兼辦特中一及成人夜中學。

一九七零年收錄日校生達一千零八十人，學校額滿不能收容，被屏卻於黌牆之外者，

大不乏人。但由於地方寬大，達十二萬平方呎，環境優美，設備完善，加以教師悉心

以赴，在當時升中試派位，堪與市區各校相比，又在體育等活動方面，成績卓著，校

譽日隆，深受各界人士信賴。是當年罕有的二十四班之小學。

擴充



一九七二年間，因正校額滿，熱心教育人士發動在錫降村興建一所分校，方便附近兒

童就讀。由當任厦村鄉鄉事會主席鄧齊安先生領導下，至一九七四年完成標準村校校

舍。九月開始上課，逐年開班至六年級合共六班，完全半日制小學。錫降村村長及其

他熱心人士，又利用撥出之祖堂農地，興建籃球場及遊戲場，以配合學生上體育課，

為附近數村村民提供完善小學教育，貢獻良多。

政策

一九八零年代，政府在新界發展新市鎮，大量建造龐大之屋邨，吸納大量人口入住，

及大量興建每座均在四十八班以上之屋邨小學，吸納屋邨內外學生。同時政府亦施行

新教育制度，鼓勵學生入讀新建之屋邨學校，計劃取代鄉村小學，當時一般鄉村小學

均受影響，學生減少，逐年減班，直至結業。不少村校因而被淘汰。

環境

友恭學校早具規模，上述情況影響較輕，可惜社會環境變遷，帶來更大不利之因素，

就是前往學校的唯一道路──田廈路。(1)在天水圍排水工程體系未完成之前，經常大雨

水浸。(2)西新界污水處理廠興建期間，整條田廈路挖通以鋪設污水管，污水管工程引

致田廈路半邊單線使用多年，後又因排水出現問題，又在路旁及路中央重新排水工程。

(3)自政府將青衣貨櫃場改作其他用途後，附近田廈路之農地，幾乎全部用作貨櫃場，

貨櫃車輛穿梭往來，每天均因繁忙而引致交通癱瘓，汽車行經固然難以預計時間，連

行人路亦難以使用，路人也被「轟隆！轟隆！」車聲嚇怕，學童豈敢冒險？要是乘搭

校巴，亦常因交通阻塞而延誤時間，司機見況另作他選。如是者先後達十年。基於上

述原因，學童乘校巴到新市鎮屋邨學校就讀成風，形成友恭學校逐年減班。一九九四

年九月錫降村分校停辦。只得正校，地廣人稀，慘淡經營，一九九四年開始，教育署

推介一些來自兒童院之問題兒童入學，該等學童品德態度殊差，連原本較純良學生也

逃避，轉讀其他學校。

一九九五年，主任及教師均認為該批問題兒童無法教導，紛紛向校長提出離職，加以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教育當局通知學校，因學生人數太少，一九九六年九月不再資助友

恭學校營辦資助小學，無奈！結束了！



質量

友恭學校經營六十餘載，一向以無形之公民教育，訓勉兒童，積極的態度，勤奮和合

作精神，奠定做良好公民的基礎，同時，透過體育、遊戲、童軍、種植及其他學科、

術科之各種活動，訓練成遵守紀律。所以友恭學校之學生，除學業成績個別優越之外，

凡在外參加大型集體活動，有口皆碑，眾人皆稱：「不守規矩者，一定不是友恭學校

之學生。」所獲得之獎盃、奬座，歷年為人所欽羡。多至音樂室一幅二十多呎闊之玻

璃櫃也不夠放置。又常收到中學稱讚本校教育有方，從本校畢業學生表現良好之文件。

友恭學校被結束一事，早在十多年前預料得到，因為受附近交通及環境的影響，實難

免成為犧牲品，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之前，曾向校董會及本鄉知名人士提出向天水圍申

請一所友恭中學，效法上水鳳溪，完成中小學教育體系，使友恭學校得以保存。只可

惜曲高和寡，反應極端冷淡，拖延至沒落之日，真箇望洋輕嘆。

興學育才，何止公益？為生活之改善，為文化之進步，利己利人，仍望有識之士，社

會賢達，能團結及組織起來，重建學府，造福桑梓，幸甚！幸甚！

以上是本人經歷過學生年代及三十多年的教師生涯，最後十多年成為友恭學校末代校

長的辛酸回憶。


